
《夏摩山谷》——于梦境盛开的莲花

我在黄昏的血色中踽踽独行，感到自己不过是这个忧郁的黄昏大地上一粒微不足道的

尘埃。

——凯鲁亚克《在路上》

在我的印象当中，旅行题材的文字在某一时间段里相当的火热，不出意外的有人开始打

着“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的口号，出版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字读物。

在一段行进当中，大部分人只是为了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因此他们花费大量金钱与时间，

并让自己在不断地奔波中受累，以至于走马观花。几次过后，便了然无味。

有人是想将自己从繁重的生活当中解脱出来，为了让自己变得清净自然。为了让自己寻

得新的可能性。我想他们艰难与疲惫，但在某一个刹那，也许会像凯鲁亚克，让自己变成一

粒尘埃。

而《夏摩山谷》如你仅仅只作为游记来读是相当好看完的。只是这本“游记”并不是一

本详细的旅游攻略，你无法在阅读它时就将不丹、印度的景点了解个遍。不过作者将书中写

到的地方的环境、食物、氛围将其描述的是极好的，是细密的，宛如蔓延纠缠的花枝，上面

开满了硕大的花朵。那些文字将你的五感占满。领略书中的文字，感觉上你使劲挤过一个开

满花朵的密林一样，你身上沾满了香气、落叶、金色光线和碎花瓣。

在阅读中历经的行进，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命的修行。

书的作者，一位信仰“在路上”的人。

“每一段旅途，在出发，跋涉，抵达，回归之后，最终目标，不是为了洞晓某处，而是

认清和获取一个新的自己。这是远行的意义。”她说。

“故事和人物在我的小说中只是工具的位置，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表达出思考的命题。”

——庆山

作者曾对自己的写作出的文字有过释义“我写的小说，故事基本都简单，大概几千字就

可说清。关键在于故事的内核，所有的小说都是有自己的情节部分和试图阐释的哲学核心。”

这个核心是作者身为写作者的精神内核，是支撑她禹禹独行的力量，也是从未寻找得到的答

案。

如此便在不确定中找寻，思索，并将即时的理解记录下来。

作者在《夏摩山谷》的创作当中将较为传统的写作方法抛弃，进而直接使用了大段文字

用于直白地把作者自己对于生死、婚姻、爱情的理解讲出来。将对人物外在的描写大段大段

的删去，只剩下人物之间的对话，也因此更加深入对精神层面的探索。有点海明威的极简风

格。感官上就像剥开层层厚重的外皮把作者的自我与思虑赤裸裸的展示在读者面前。

很多人写作更多的是为了服务于市场，那些人费心费力地索求着小说写作技巧和讲故事

的方法，将自我观点的输出忘却；但某些写作者仅仅是为了自我的输出与表达。《夏摩山谷》

这部长篇小说从极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个作者在写作当中的意图。

让自己获得力量，内心变得洁净，他人如是。

“一切都是生命，生命中的生命，小生命在大生命中，而一切都在神灵之中。”
——爱伦坡

《夏摩山谷》的写作主题，是想要通过描述渺茫如同尘埃的人的故事以及人无法逃脱的

欲望来揭示红尘幻觉中的痛苦，再由此延伸到哲学、宗教、神学的精神层面，最后试图证实

宇宙的轮回以及因果。其笨质上与爱伦坡的思想主题是差不大多的。



在《夏摩山谷》这本书中，作者写如真在入住夏摩山谷里的旅馆，并在那知道了日玛旅

馆是这座旅馆的前身，是旅馆老板娘祖辈传下来的。在以前，旅馆当中还入住了一位神秘的

女人。她身患严重的疾病，以至于只能自己整日在旅馆走廊上煎药，使得药香经常充斥整个

旅馆。这不由得让我想到《莲花》里作者写过的一个神秘女子。

直到后来我读到作者写雀缇与无量的故事时，才终于知道雀缇就是《莲花》中煎药的神

秘女子。她是一位医生。之后，她决定与无量一起去朝圣，去行走，以此整理自己。于是，

2019 年的《夏摩山谷》与 2006 年的《莲花》联系在了一起。

之后，作者又写到远音的回忆。在她的回忆当中，她与净湖一起去探寻一座古廊桥。而

这又与《春宴》当中去探索的那正处于消失中的廊桥是相同的。于是这里《夏摩山谷》又与

《春宴》联系在了一起

庆山把这些不同作品不同时空中的人物关系奇妙地打通，她创造了于她而言一个新的手

法和模式，或者说她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得以论证她所提出的平行时

空与轮回的宇宙观。

作者在《夏摩山谷》当中将自己的不同作品当中的人物手法巧妙的联系在了一起，进而

创在出了一个对于作者自身而言从未使用过的新手法，又或者说作者传造出了一种对她而言

新的可能性。以此来印证她在作品中阐述的轮回的宇宙观。这又与爱伦坡所提出的哲学思想

不谋而合。

性象征出生与死亡，在更多凡人的理解中它更象征兽性的欲望。所以人对性会恐惧或成

瘾。婴儿出生时呼吸到第一口空气时是刺痛的，会大哭，因为那代表着他的肉身要开始接受

人世间的淬练了。人世在某些角度看其实就是地狱。

除此之外，在《夏摩山谷》这部作品当中作者运用了不少的关于性的描写。其实我发现

作者大概是从《春宴》这部作品开始的罢，对于性的描写开始大量增多，一直到这部作品，

更甚。尤其是作者在写作如真那一部分故事时。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关于性的文字的的确确会让人感到一定的不适，甚至是黑暗。不过

这都是必须存在的。性，是人类发现最享受又最空洞的欲望。也因此性的描写是一种能够最

直白直接将欲望展示出来的工具。

在书中，如真从小因为家庭缘故极度缺爱以及有严重的恋父情节，她也如人所预料的那

般在后来的故事发展中与有妇之夫纠缠不清。她妄图用性将男人捆绑在她的身边，再用性所

衍生出的“产物”（也许产物一词用的不够恰当，将人类与情感物化，不过请原谅我的浅薄

无法寻找到一个更好的词）如：孩子，家庭等等，为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之走出一个看似牢

不可破实则脆弱不堪的囚笼。如真希望那个有家庭的男人能够为她离婚，支撑她余下的生命，

给予她生活的希望。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人内心深处欲望的显现。

欲望让人失去理智。

于是，最后如真一败涂地。她在与那些男人之间所维持的一段关系当中是没有爱存在的，

一切都只是欲望的镜像，一碰就碎。

作者在进行性的描述时是喜爱“冲撞”这个词的。我觉得这个词用的是及其形象的。它

将两具肉身之间凶猛原始的状态呈现的淋漓尽致。宛如两头发情的野兽。不是两个人之间自

然而充满爱意的结合。

在作者作品当中出现的那些不论的恋情关系以及性的发生，其实都是作者在借由这一工

具把丑恶的欲望揭穿。你能发现沉沦在那段不伦关系中的两个人看似愉悦的哀嚎，就像志异

故事中的恶鬼。（这其实就是反复在《夏摩山谷》中出现的被神佛踩在脚下的那些赤身，狰

狞的形象）

最后，如你愿意在这部文字作品中来一次旅行，愿你有所得，并因此利益自己与他人。

愿一切转至慈悲与明觉。



天空没有云彩，地上风雪茫茫。

花荚已经空空，心中别有珍藏。

——《夏摩山谷》摘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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